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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新的论述 

一方面，政府在过去一年出台的一系列措施，虽然被解读为是要舒缓国人对外国

人的负面情绪，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些措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专门研究移民课题的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梁振雄博士指出，组屋、交通、学额属于追

求经济资源所产生的不安，政府在这方面释放的信息比较明确，即新加坡人是在首位，

然而，政府在软性政策方面却似乎摇摆不定。 

 

他指出，政府有时说，新移民需要适应和理解本地文化，有时又呼吁国人不要排外，

而后者可能反而把国人给得罪了。 

 

也同样研究过融合课题的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赖雅英博士，也感觉到政府的沟通

有时候过于一面倒地要求大家接受移民，却没有认真关注国人在求职或求学时感受到

的不平等待遇。 

 

梁振雄也认为，政府在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移民时，可能需要一套新的论述。 

 

他举例说，报纸上报道的一些成绩斐然的新移民对普通人来说有点超现实。 

 

“大部分的移民都不是科学家或百万富翁，他们就跟新加坡人一样须面对每天的挣

扎。研究也显示，普通移民的故事要比报道面簿（Facebook）联合创办人爱德华

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跃升本地富豪榜更能给人留下正面印象。” 

 



中国人说： 
“或许新加坡人觉得中国人说话太大声，很粗鲁，但是反过来看，当

新加坡人去到中国时，他们会被看成过于做作。” 
沈金佩（40岁，治疗师） 
 
“中国有56个民族，所以我们从小就习惯来自各种各样文化与背景

的人。新加坡虽也是多元种族、文化，但指的是这里的四大种族，

忽略了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与文化。” 
李大鹏（31岁，多媒体设计师） 
 
“来新六年，我觉得个人素质提高了不少，比如以 
前我说话的确比较大声，现在会注意这点。我也学会了走进电梯站

到角落里，搭电动扶梯时站左边。我认为要往好的方面想，就好像

你主动跟别人笑，别人总不会把你骂一顿吧？” 
高欢欢（29岁，家庭主妇） 
 
本地人说： 
“我们对外国人的不爽，可能只是一种对政府政策的宣泄，怪他们把

‘闸门’打开，似乎毫无选择性地吸收各种新移民。” 
陈文达（32岁，公务员） 
 
“政府对引进新移民的一个解释是，需要他们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冲

击，但那是比较久远的事情，而且是‘大家一起扛’，然而，打开门

户所带来的影响却是个人在眼下就体会得到的。所以，关于缓解老

龄化社会的论述不够说服力。” 

梁振雄博士 

 

“新加坡人长期以来的观念就是我们需要外来投资和外国人才，所

以对自己缺乏信心，也变得很容易被惹恼。” 

吴钟明（54 岁） 

他因此建议政府应把论述集中在一般移民的平实生活中，比如他们的孩子服兵役、

考小六会考，或者是十几岁的孩子如何在文化或跨代价值观中寻找平衡。 

他也说，政府需要“毫不含糊地声明，双方都要对融合付出努力。” 

 

做资本投资的本地人吴钟明（54岁）也认为，政府多年来的一些政策和宣传方式，

其实对加强新加坡人的自信没什么帮助。 

 

新加坡多年来的成功是建立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本身是明智的，但

在过程中也制造一种国人对跨国企业、外来投资、外国精英的“崇拜”，相形之下，

也就对自己的创造力缺乏自信，间接对外来人过多感到不安。 

 

他也认为，新加坡人的腼腆不善发问也让外国人以为我们有些‘茫然’（lost）。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美国的硅谷，他说，中国人或印度人到了那里会尊重当地文

化，当地人也会觉得他们是来做贡献的，因为双方都对自己充满自信。 

 

要加强本地人自信 

  他认为，要加强本地人的自信，政府要认真培养有规模、可在世界舞台散发光芒

的本地企业，让新加坡人真正感到骄傲，而不是只把自信留给一小撮在政府部门或政

联公司工作的人。 

“我们对外国人的不爽，

可能只是对政府政策的宣泄，

怪他们把‘闸门’打开，毫无

选择性地吸收各种新移民。” 

 

陈文达（32岁，公务员）

的这股情绪其实相当普遍。 

 

赖雅英博士反问，如果纽约

在10年内涌进了100万个中国人，

美国人会怎么想？“我们又不

像他们一样有阿拉斯加，我们

只有裕廊西。” 

 

 过去20年，我国人口以每10

年100万人的速度增长。1990年

时，人口刚突破300万人，10年

后，达400万人；人口及人才署

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总

人口在去年底达526万人。 

 

超速引进移民引发的另一

问题是涌入了各种背景的新移

民，让人觉得“一些新移民素

质需要提高”。这也是许多中国移民本身的看法。来自湖北的高欢欢（29岁，家庭主

妇）说，在她以前工作的地方，曾被中国人欺负，她接触的新加坡人反而都很友善，

而且愿意帮她。 

 



今年5月，31岁四川富豪马驰开着法拉利跑车闯红灯酿成三死二伤车祸，掀开骂战。

四年前从中国来到新加坡的张津墚（47岁，装饰公司老板）批评马驰虽富有但不懂得

尊重一个国家的法律与文化，但这样的人到处都有。 

 

他引述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说：“当你打开窗口呼吸新鲜空气时，同时也

会有苍蝇飞进来。”他说，引进的人一多，就会良莠不齐。” 

 

引进移民的速度超越了基础设施的开发，张津墚说，新加坡空间就这么大，密度

一增加，自然就觉得身旁的人说话音量太大。 

 

过去10年，反映转售组屋价格的指数飙涨了近一倍，价格超出一些年轻国人可负

担的水平。由于永久居民可从转售市场购买组屋，因此被视为是推高屋价的祸首。陆

路交通管理局的数据则显示，10年前的地铁平均每日载客量是100万人次，去年，日均

载客量近230万人次。载客量增加和地铁网络扩大和更多人选择使用地铁有关，但与人

口增长也不无关系。 

 

  网络世界加速信息的传播，从中国留学生孙旭发出“新加坡狗比人多”的网络言

论、马驰事件到年轻女子在巴士上怒骂老妇的视频，总有人把问题归咎于政府的移民

政策。 

 

中国人对东南亚缺乏认识 

尽管这些事件互不相连，但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蔡明发教授强调：“问题是，

人们一看到涉及事件的是中国人就自然把他们串联起来。” 

 

在武吉知马小贩中心卖杂菜饭的一名小贩对记者说，最近有个中国顾客，吃不惯

他煮的咕噜肉，以为酸味是因为肉变坏了，叫他丢掉，很伤他的自尊心。 

 

国人生活习惯因外来人涌入被打乱，引起了一些反感。郑颖婷（30岁，助理经理）

说：“从小到大，午餐时间到咖啡店点一杯Teh-C siu dai（茶加淡奶，少糖）已成习

惯，但现在我反而得用华语点饮料。既然对方是来这里谋生的，是不是也该学习与工

作有关的语言？” 

 

在1996年从福建来到新加坡的沈金佩（40岁，治疗师）已入籍新加坡多年，她说，

生活文化需要时间调整过来。 

 

“或许新加坡人觉得中国人说话太大声，很粗鲁，但是反过来看，当新加坡人去

到中国时，会被看成过于做作。” 

 

从宏观角度看，赖雅英博士认为这跟中国人对东南亚缺乏认识有关，他们以为狮

城华人为主，不清楚华人才是这个马来半岛的外来者，老一辈移民通过学习马来语慢

慢生存了下来。 

 

虽然一些人在国内看过电视剧《小娘惹》，但却产生浪漫化的想象，误以为娘惹

文化就是奇异的衣服、家具、美食，没意识到个中强烈的马来和东南亚特色。 

 

在文化上调适不过来的也包括新加坡人。长久以来，新加坡的族群政策把国人分

成了华族、巫族、印族和其他。但这却让来自中国的李大鹏（31岁，多媒体设计师）

感觉新加坡人把民族和文化想得太窄，以致难以接受外来移民。 



 

他回忆自己在11年前来到新加求学时，同学们似乎都觉得中国人只是来这里挣钱、

中国女人想要嫁来新加坡。 

 

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认为，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受到威

胁才是主因，文化偏见是其产物。 

 

蔡明发教授也说：“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可被用来索取所有权（ownership）、优

先权和特权的，特别是当工作、教育和社会服务因非公民而受到威胁。” 

 

陈恩赐补充说：“排外情绪未必只针对中国人，针对菲律宾人和印度人的事件在

社交媒体也曾出现。如果中国人引起较多负面情绪，或许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多、在新

加坡华人眼中是过度引人注意（loud）的一群。 

 

“在我看来，排斥中国人的情绪在香港更强烈，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